
早年，瑞安人吃大黄鱼，是家常

便饭。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

现对大黄鱼的敲梆捕捞后，几年下

来，瑞安人竟摊上吃黄鱼难的事儿，

应了当时老人的叹息：“把子孙饭都

吃了。”

自从网箱养殖黄鱼后，瑞安人又

能吃上黄鱼，恢复了吃黄鱼是家常便

饭的景况。唯一的差别是，敲梆前，

市面上卖的是野生黄鱼，如今菜场上

鲜的基本属养殖黄鱼。同为黄鱼，吃

到嘴里，味道却不同，养殖的黄鱼总

带点泥味。这是我的口感，别人味觉

如何，我不知道。

如今，若论这两种黄鱼的售价，

那区别可用天差地别来形容。野生

大黄鱼最高价达几千元一斤，而普通

大小的养殖黄鱼每斤最多也不会超

过百元。所以，想吃野生黄鱼不易，

不仅是数量少，关键是财力能否撑得

牢。在饭局上，食客总会对养殖黄鱼

评头论足，发一番感慨，引发对那时

候饕餮般对待野生大黄鱼的惋惜。

我则想起炒黄鱼松的事来。

敲梆，将大大小小的黄鱼震晕浮

起来，一股脑儿都捞到渔船上，整箩

筐、整箩筐地出售，居民也是整箩筐

地买，价格最贱时两分钱一斤，那些

大黄鱼可都有成人小腿这么长。从

前居民家没有冰箱，即使有也装不下

整箩筐的黄鱼。搁久了，黄鱼会变

坏，不能吃。怎么办？老百姓的智慧

在面临问题时就彰显出来了，炒做黄

鱼松，既保鲜味，又可贮藏久些，且一

鱼多种吃法，真是太妙了。

我们家也炒过黄鱼松。

将鱼在清水中洗净，把鳞剔尽，

一片也不能剩。鱼鳞与鱼肉同时入

铁锅炒，会产生黏结。将鱼身上的胸

鳍、腹鳍、臀鳍、尾鳍和背鳍切去。切

下的鱼头，单独做菜配饭，可红烧，可

清蒸，也可油炸。鱼头和咸菜一起

烧，味道最适合下饭。烧鱼头要去

鳃，因为鳃有腥气。黄鱼头上的鱼

眼、鱼唇当中的胶状块、鱼颌都是很

好吃的。特别是鱼颌，因形状像匙，

又被叫作“金羹”，据说皇帝吃黄鱼就

吃这两条“金羹”，因而在家里“金羹”

要辈分最高者吃。我小时候在阿姆

家里，阿婆和阿姆都宠着我，所以“金

羹”就吃得多了。

再将鱼肚剖开，取出鱼胶。新鲜

鱼胶不用水洗，很干净。用剪子剪开

鱼胶，取出胶内壁上的血筋后，鱼胶

雪白得好看。摊开的鱼胶，比大人的

手掌还大呢。然后贴在米筛上，白天

在太阳下晒，晚间拿到窗台上让风

吹，两天下来，晾晒干的鱼胶变得淡

黄透明，就可将它从米筛上揭下，用

油纸包好存放。想吃时取一片或两

片，剪成条状，和黄酒、红枣、冰糖，炖

至鱼胶入口即化，就可以吃了。黄鱼

胶是补品，体虚者吃了，有益处。

炒黄鱼松，要将去头、去鳍、去胶

后的鱼身在滚水里先煮。注意，不能

加盐。鱼肉稍熟后，捞出放在米筛上

待冷却。然后将鱼骨、鱼刺取掉，上

佳的黄鱼松里没有一根小刺。鱼皮

也要拿掉，鱼皮胶质多，容易使鱼松

绒黏结。炒鱼松不能用铝锅，也不能

用陶盘，只能用铁锅，铁锅经得住锅

铲翻炒。炒鱼松需微火，煤球炉的火

量最合适。热锅不加油，倒入冷却的

鱼肉，用锅铲不停地翻炒，至鱼肉分

散，变成细末，颜色呈微黄时，快速出

锅冷却，即成鱼松了。装入玻璃瓶

前，还得再捡出鱼松里的小鱼刺，不

然小孩吃着容易卡喉。装瓶的鱼松

要拧紧盖子，防止“出风、次口”（方

言，受潮变软味不好了）。放在格橱

内，以后随吃随取，配饭、做面条浇

头、放在蛋羹里皆可，甚至可以做小

孩子的零嘴食物。那时候，城里的家

家户户都有黄鱼松，不稀奇。

关于吃黄鱼松，我还听过一个传

说。后来我用它写成一篇《大木匠》，

是说有位大木匠不识黄鱼松是好货，

以为起屋的主家待客小气，在房屋落

成时偷偷做了一个符咒，导致主家家

境衰落。事后发现自己冤枉了主家，

又偷偷地取走符咒。这个传说不知

真假，至少能说明黄鱼松是好东西。

现在食客都说野生大黄鱼好吃，

是因为东西少了，是因为价格贵了。

当初，黄鱼松才堪称是美味佳馔。现

在很难吃到野生的黄鱼松了。人类

对其他物种的损害越多，反噬就越

大。偏偏人们都不愿去注意。

早年的黄鱼松
■李浙平

上洞山，又名嵊水山，海拔 274.1 米。据

清乾隆《瑞安县志》记载：“嵊水山，有洞二。

俱去城七十五里。上洞，下洞。”另据《瑞安市

地名志》载：“上洞山一名金山，又名藤岙山；

有名胜曰上洞。”上洞分为上洞上、上洞下两

个自然村。

我的老家在上洞山脚下，通往上洞的山

路崎岖，且泥泞不堪，从前我父母常把西瓜、

番薯等农产品种在山上，待到成熟时，我们兄

弟仨挑着沉甸甸的竹篓摇摇晃晃地下山，路

上总是捏着一把汗，生怕一不小心栽个跟斗，

篓里的东西就得“泡汤”了。后来修建了上洞

岭盘山公路，南北走向、水泥路面，全长1.3千

米，宽6米，可通2吨以下轻型汽车和小轿车。

从大坪山山脚上山，经过4个盘山弯道，

翻过岭头山，穿过上洞水库溢洪道，才到达上

洞村。上洞水库依偎在山坳中，环境清幽，岸

边长满了茅草、蓬蒿和狗尾巴草等杂草，随风

摇摆起伏，远看水库仿佛“犹抱琵琶半遮

面”。水库里的水清澈透明，能看清随波摇曳

的水草和穿梭于水草间的小鱼，偶尔还有几

只鸥鸟，像绅士般优雅地掠过水面，激起层层

涟漪……据《瑞安市地名志》载：“上洞水库建

于1959年8月，集雨面积1.22平方千米，坝高

26米，总库容79.5万方，设计灌溉面积60亩。”

在水库下游，建有一个小型水电站，年发

电量15万度，当时名曰“瑞安县马屿上洞水电

站”。

说起这个水电站，还有一段故事。据《净

水村志》记载，1950年，平阳坑镇坳口村的王

一林先生到净水村访友，看到村南的瀑布水

头高、落差大、水量充足，萌发了在山下建设

水电站和碾米厂的念头。于是在上洞承包农

田做围堰，建蓄水池，把上洞溪水拦蓄起来，

在下游的净水村建碾米厂房，安装压力输水

管、水轮机、碾米机，兴建了瑞安西部第一家

利用水能的碾米厂。1957 年冬季，又利用国

家大搞兴修水利运动的契机，在上洞岭头山

修筑大坝建造上洞水库，水库建成后开挖半

山腰引水渠道三千多米，并将碾米厂迁至水

坑水库下游，安装上 20 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1963 年碾米厂迁回原址，重新安装压力管及

40千瓦发电机和碾米机、磨粉机等，白天加工

农产品，晚上发电解决净水、上洞、水坑等村

的照明问题。

沿着水库边的羊肠小路，漫步至林荫深

处，忽有一座寺庙浮现在眼前，黄色的庙墙格

外醒目。那寺叫灵峰寺，当地人习惯称之为

“上洞寺”（也有叫上硐寺的）。我小时候常在

这里玩耍，在寺院里见过许多珍贵的“大唐遗

宝”。

据现任灵峰寺住持释显宁法师介绍，灵

峰寺始建于唐朝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原址

在许峰山。后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迁至

永峰山（即上洞山）。北宋淳化二年（公元991

年），灵峰寺改名灵峰院。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年）秋重修大殿，第二年又兴建山门1座、

前屋轩房12间，次年又重修斋堂。明万历十

二年（公元 1584 年）重修大殿。清同治七年

（公元1868年），圣旨敕令重建山门、天王殿和

大雄宝殿。

如今灵峰寺已修葺一新，古色古香的门

台既精致又庄重，两侧黄底红边的围墙鲜艳

夺目。虽然大殿的外壳都属重新塑造，但里

面的石柱构架依旧不变。大殿前的暗红石莲

构思奇妙，做工精细，大殿后青色的石马石将

军栩栩如生。大殿前有两口龙井，井水清冽

甘甜，传说能预知天气变化，若井水清澈见

底，则预示天气晴好；若井水浑浊，则预示天

要下雨，充满了神秘色彩。

上洞是一个盆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

“莲花盆地”。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马屿镇

政府工作时，曾在《温州日报》发表过一篇新

闻报道，题目是《“聚宝盆”里做文章上洞立足

山水奔小康》，把上洞山形象地比作“聚宝

盆”。

之所以称作“聚宝盆”，是因为这里的特

色农业比较出名。25年前，一群热血青年为

了理想而努力打拼，在上洞山首次引进梅花

鹿养殖技术，并成功养殖了39头一级保护动

物——梅花鹿，实现了“北鹿南养”零的突破，

同时建成温州市首个野生鹿产品开发基地。

后来，又从广东引进128只省级保护动物——

蓝、白孔雀，使“山沟沟飞出彩凤凰”成为山上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上洞山植被茂盛，有一条长八百多米的

风景林带，种植着杨梅、猕猴桃等水果。山上

的猕猴桃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是不可多得

的果中珍品。与上洞相邻的滕岙山，种植着

一大片杨梅林，品种多为黑炭梅，果核小且多

汁、甜度高，比起杨梅之乡——瑞安高楼镇的

杨梅也毫不逊色。

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

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

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一曲《青花瓷》，一抹江南烟雨

色。拂过四季的风，赏过四海的景，

都不抵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桥，

还有故乡的老街人家。

我的故乡在林垟水乡，一个有着

“浙南威尼斯”之誉的小镇。水之润

泽，赋予了故乡活力与灵动，而故乡

的老街则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历史长

廊，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细雨霏霏的江南，如同一幅轻描

淡写的水墨画，素净简洁。烟雾笼罩

了整座小镇，老街也浸在水雾里，透

着深刻的古韵在雨里轻述，传递出水

墨山水的韵致，氤氲着一种江南水乡

的朦胧与素雅。石桥下，黑白瓦间，

有了宁静，有了安详，有了行云流水

般的舒适。村姑们在河埠头淘米浣

衣，洗洗刷刷，悠悠荡荡的小船来来

往往，桨声欸乃，吟唱一支江南特有

的水韵调。

淅淅沥沥的雨，丝绵一样细细密

密地铺下来，流过瓦当，落于檐下，在

青石的缝隙里，滋长着美丽的草木，

织出绵长的回忆。烟雨的江南，撑一

把伞漫步老街，此地适合安置心灵，

此处适合听雨回忆，往事的余香弥散

于木屋瓦檐下。假若出来匆促，无需

为忘带雨具而心焦，烟雨下老街的一

番诗意，自会抚平你眉间淡淡的愁

绪。落雨之时，便是留客之意。房檐

下，小窗边，眼之所见，皆是风景。几

人因雨而遇，闲话家常，避雨听雨，方

言细软，雨中檐下的光阴从不会显寥

长。

穿过烟雨，老街的门面已不再是

往昔的模样。湿润的石板路，不记得

谁曾来过，谁又挥着衣袖离去，只是

在流淌的光阴里，诉说着那些经年如

水的故事。

老街沿河临水而建，狭小幽深，

街铺屋檐几近相连，有些相距甚而不

到一尺距离，屋檐紧挨着屋檐，店铺

依傍着店铺，形成了著名的“一线天”

街景，恰如乡民们对老街最形象贴切

的描绘：“街顶一线天，店堂面对面，

青石铺金路，店后依河边。”

在“老林垟人”的记忆里，老街车

水马龙，河埠头上船头连着船尾，停

满了载满货物的木船，鳞次栉比，热

闹非凡。药铺药杵声声，遥想当年金

家两位名医老街坐堂问诊的情景。

布店花色斑斓，门庭若市，欢声笑语

的场景历历在目。每逢过节，老街便

成了欢乐的闹市。年三十年糕制作

的金元宝、金秤砣摆满柜台。杂货

店，军绿色解放鞋摆放齐整列队相

迎，喜气洋洋的年画摆出，红彤彤的

日历挂上，映照出红红火火、热气腾

腾的生活。中秋佳节店堂小物件琳

琅满目，小摆件小巧玲珑，工艺精湛，

围观者甚多。美食铺更是让人驻足：

风仙、巧食、灯盏糕、白糖（也叫麦芽

糖）、枇杷梗、炒米糖，那些记忆中的

美食，贴着故乡的牌子，如今忆及，仍

是令人回味无穷。

老街见证了我们这批 70 后林垟

孩子的成长。各类杂货铺，药店，糕

点铺，文具店等等，在孩子们的童眸

里，老街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深得

如岁月一样绵远悠长，一家接一家的

店铺仿佛永远跑不完看不够。最大

的店铺，我们管它叫“供销社”。一放

学，只要耳畔有风儿捎过“供销社”的

声音，我们便会牛皮糖似的黏着，乐

颠颠随着大人在各店铺前流连，即便

没买什么也无所谓，主打一个眼饱。

老街曾是“瑞平两县万全垟农村

的商贸中心”，它无疑就是块聚宝之

地，附近阁巷、榆垟、谷垟、郑楼村民

红白喜事都要赶到老街来买办。每

至稻熟时节，人便更多了，老街上人

头攒动，肉铺鱼铺杂货店顾客盈门，

烟雾漫漫，人声鼎沸。锅里漂着油亮

亮的油卵，猪油糯米糕香气腾腾……

那些美食小吃好像都被滤过镜，罩着

一抹柔和的光线，令人的心为之颤

动。咬上一小口，牙齿总会有一股轰

轰烈烈的香味在打着激灵。记忆中

的老街，是油卵飘来丝滑的甜香，是

河虾细嫩滑口的鲜味，是柔软的棉花

被弹得暖烘烘的气息，是一种世事安

稳的气味。老街的时光，童年的每

天，温暖且迟慢。

街角的文具店是一间木制结构的

二层楼，是我们一帮孩子常光顾的，喜

欢趴在柜台边眼馋着花花绿绿的本

子、各式各样的笔，一块块裹着透明纸

的橡皮擦，散发着沁人的香气。彼时

上初中的我，是文具店里的常客。从

川河街出来，一路小跑过林中街，拐进

老街，直奔文具店。听着耳机里的《青

苹果乐园》，眼眸直勾勾地盯着墙壁上

挂着的钟楚红、翁美玲、小虎队的海

报，来回辗转的眼眸中不知磨蹭了多

少光阴。待脸皮磨薄了，方从兜里掏

出零票，换一本不知看了多少回的笔

记本，摩挲了一遍又一遍，珍宝似的捂

在怀里。十五岁那年，用攒了许久的

零花钱买了一本带锁的笔记本，将复

杂的心事偷偷地藏于其间，将波折的

际遇记录纸面，它带着老街的记忆，无

时无刻不存在于我的生活。一次又一

次地迈进文具店，每一次都徘徊在眼

前的“斑斓”里，里面有构筑的梦想，有

蕴藏的惊喜，在乌黑的瓦檐下，聆听岁

月之声穿过自己的身体，发出清亮的

回音——故乡的老街，是我们挥之不

去的记忆。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如今在

现代文明的脚步声里，于时代巨变的

历史画卷中，往昔繁华虽已不复现，

却仍独守一份安然与恬静。在外求

学、工作，离开故乡数十年，老街成了

我思乡的符号，青石板上的纹路，斑

驳墙面上的刻痕，“一线天”的街景，

都已化作一份情结，一种乡愁，一处

精神家园。

在喧嚣的人群中，忆江南的一条

老街，此心安宁、平和与满足。

说起体重，我属于拉仇恨一族，因为仅仅

身材苗条也就算了，关键是我的胃口挺好，吃

得不比一般人少，还从不锻炼，时至今日仍拥

有很多成年人无法企及的婴儿般睡眠。每当

有人对我能吃能睡却不胖表现出羡慕嫉妒

恨，我就会骄傲地说：“没办法，这是基因决定

的。”

就这样年复一年，从青年到中年再到如

今的准老年，我的体重一直稳定在两位数，以

至于只要不嫌弃款式，即便是很久以前的衣

服，我仍然可以翻出来轻轻松松穿上。许多

年前，女性对瘦的追求貌似不如现在痴狂，所

以那时的我也曾尝试过增肥，可无一例外均

以失败告终，便不再强求，想着既然这辈子无

缘丰满，那就顺其自然做个快乐的瘦子吧。

后来，看到不少人为胖苦恼为胖受虐，我更是

心生坦然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觉得一直这么

瘦下去其实也挺好的。

不成想，世事无常，剧情反转速度之快有

点出乎意料，就在不久前，容不得多想，我也

断然加入了减肥行列！你可能以为我在凡尔

赛，然后忍不住朝我翻白眼：“啥？你减肥？”

对，就是减肥，你没听错！可是，这到底是咋

回事呢？

那天，因身体不适去看医生，验血结果显

示疑似甲减。回到家里，我上网搜索甲减相

关症状，乏力、嗜睡、胆固醇升高，好像都对上

了，当看到“体重增加”四个字时，我压根没往

深处想，但还是出于谨慎，抑或多少有点好

奇，便随手拿过体重秤站了上去。天哪，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短短一周时间，体重居然神

不知鬼不觉增加了7斤，妥妥创下这辈子历史

新高，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秤不准了。于是

叫老公也上去称一称，准得很哩！惊掉下巴

的我赶紧去卫生间照镜子，却也没从脸上看

出长胖迹象。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下意识地

摸了一下肚子，再低头仔细一看，当场只差晕

倒——原来这该死的7斤赘肉都商量好了似

的一齐堆在腹部，简直就像怀孕五个月，而粗

心的我竟然没发现，以至于前一天穿裙子感

觉勒得喘不过气也没意识到是自己突然发胖

了。

对于原本偏瘦的我，按理说就算一下子

增加7斤，如果分布均匀的话，或许反而能给

原本不高的颜值加点分，问题是这么一大坨

肥肉就往一处贴，照这节奏下去，硬生生胖成

个油桶也不是没有可能。要知道我是个十足

的长裙控，一年四季长裙飘飘，这下可好，几

十条长裙几乎毫无悬念面临光荣退休！我彻

底傻眼，哪怕只是为长裙而战，也要开启减肥

模式。怎么减？管住嘴迈开腿呗！于是，控

制饮食的同时，我决定每天晚上去学校操场

跑步。

想当年学生时代，虽不是运动健将，体育

成绩还是杠杠的，于是我信心满满地想：快跑

不行，慢跑应该没问题。谁知第一天绕250米

的操场慢跑了5圈，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双

腿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抬不起来，只好偃旗息

鼓草草收兵。第二天，老天爷似乎体恤我，下

了一天的雨，让我有理由窝家休整，整个晚上

我的心中既窃喜又抓狂。第三天，跑到5圈时

感觉快要虚脱了，可我还是硬撑着又跑了 1

圈，虽然只多了1圈，毕竟也算进步了，心情还

是不错的。第四天，我给自己定下 8 圈的目

标，跑到6圈时，很想停下脚步，可“8圈”像施

了魔法，亲切而又严厉地召唤着我，于是咬紧

牙关努力跑完8圈，并悄悄给自己竖了一下大

拇指。第五天，乘胜追击，精神抖擞向10圈发

起挑战，胜利完成任务那一刻，只觉浑身上下

舒爽无比。

就这样，一直缺乏锻炼意识的我总算动起

来了，也默默地坚持了。然而，减肥成功了吗？

以前家里的体重秤常年闲置着没发挥作用，现

在我每天不止一次称体重。呵呵，愿望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那7斤肥肉像是赖着不走了，大有

跟我死磕到底的架势！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我相信自己还能重新

引来“能吃能睡却不胖”的羡慕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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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老街
■叶蓓蕾

记忆中的“聚宝盆”
■林南斌

减肥记
■金洁


